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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感觸覺無處不在，在生活之中，只要稍加留意，不論是在風景形色，或是人情過往，處處皆美感，何止在藝術中的繪畫、文學、建築、音樂或其他造型形式，更豐富的美感觸覺，是現實的，也是實在、可知可感，即如「念去去、千里煙波，暮靄沉沉楚天闊」了。

美感觸覺

黃光男

　　美感經驗中，觸覺性是可即可感的。

　　既然作為經驗的美學，曾受到心理學家、美學家的討論，它當有夠分量的討論重點。而觸覺之謂美感，是很直接而實際的經驗。其中可分列為心理性的觸覺、以及生理性的觸覺。更具體地說，藝術形式的成立與應用，是為美感觸覺的核心。

　　它來自與生俱來的生理現象，與後天學習的能力；有社會意識的提昇，也有生命價值的選擇。美感觸覺，有些是記憶、有些是知識，當然其精華處則在視覺藝術的呈現。或許有人會以為視覺美感是很精神性的符號經驗，有何理由扯到觸覺的問題。事實上這是一個很貼切的思考方向，也值得從形式美學與經驗美學的立場來賞析。

　　以生活經驗為例，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是自然規律，也是農業社會發展的必然現象，因為沒有人會以暗夜植花、白晝休憩為常態。正如漠漠水田飛白鷺時，我們看到了這份大地的生息，其構成的季節性格，成為民眾判斷這些景物屬性的依據。於是春花、秋月，夏榮、冬枯所代表的意義，就蘊藏多層理解的思緒。

　　或許我們初次看這山這水靜默在大地上時，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受，但在生於斯、長於斯的契合下，大地為我床、蒼天是我帳的情感時，這山非山，這水非水，而是一種生命的記號、或為生長激素的動力。甚至演化為精神的象徵、符號，或為圖騰似的膜拜。在台灣田野或是神木前，常有信徒念念有詞地焚香祈禱，為又是山又是水的尊貴作證。於是我們見到的大地，就是生命的同值體。

　　那麼生命是什麼呢？則是我們要關心的主體，就美感觸覺來說，它實在是很具體又很抽象的意念。看到萬物滋生茁壯、也看到它的枯黃衰老，而且一代傳一代，不論是動物或植物，生命就在這種枯榮中更替，或在季節性的預期中過往，它充滿了前進的希望，也暗伏著死亡的陰影，但無論如何，生命所具的意義，是其自生機能的抒發，包括它的成長與節奏，誠如蘇珊‧朗格說的，生命是有其生長性、節奏性、運動性與統一性的，而這些要素除了其內在所具的原生活力外，就其美感呈現的表徵，應屬於形式的展示與圖象。

　　換言之，美感形式是美感觸覺的外在因素，相對於其內在因素的情感，共為美感組合的完成。在美感經驗，或審美過程來說，二者之間是一體兩面，交織著人類可知、或未知的情思與寄寓。那麼，什麼是形式美、或作為美的形式呢？這一問題，與前面所言及的認知程度有絕對的關係。此處就其形式的造境所概括的意義，簡略闡述於后。

　　藝術的形式，既為可數或可知的外在因素，必然具有一定性的時空形態，它包含在視覺藝術、觸覺藝術與聽覺藝術之中，前二者較容易識辨，因為他是點、線、面和色彩的組成體，或為材質、容量的綜合；後者則是抽象中的具象，必須透過象徵或比擬的程序，才能感受到形式美、或風格美，以東方文藝美學的立論，這項較繁複的藝術形式，有「比興」的意味，朱熹說：「比者，以彼物比此物也；興者，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」，例如音樂中的節奏，可能在其速度快慢中，感受到心情的緊鬆，而悠揚慢拍與輕快舞曲，不正是表現出它的悠長與小步移影嗎？不過它也接近擬人化或象徵的圖象，有些偏向藝術內容的範疇，待另文探討。總之，藝術形式是美感觸覺的具體表現，在較通常性的意念中，或許可以藝術美之形式作為主題，依序探討其要義。

　　可數的藝術形式，計有比例、對稱、漸層、對比、平衡、統一、節奏與反覆的說法，然在視覺藝術的形式上，與之相關的造型，則是景物交融、得意忘象的。如此說來，形式之複雜化或多樣化，絕對不是可用數量去計量，而是因時因地因事制宜的。具體地說，美感形式受到環境、時代與個人見解的影響，遠超過可解析的藝術結構，並且也受到哲思與認知程度的影響，對於前述美感形式有不同的解釋。好比矛盾性的互補、或現實性的呈現，都是在解讀美感形式時，很難說明的心理現象。

　　美的形式，原本與美的內容融為一體，也無法分析它的成份。但組合藝術美的要素，卻因為其現實情境的存在，便有很多可以直接指明的原則。或許也可以說，人類在生活經驗中所歸類的知識，便成美學形式的構成要素。

　　以空間的形式來說，其形式之組合，便有現實之距離、與心理之距離，也有素樸原色與人為之著色，其所構成的圖象，就因為在這種實景虛境之中，所延伸的想像空間、與躍動性的空間，其所交流的景象或圖證，作為美的形式便有多層的變化。文學上的「窗舍西嶺千秋雪，門泊東吳萬里船」所壓縮的時空，遠者是歷史陳跡，近者是現實冷暖；美術上的「莫怪濕雲飛不起，米家原自有晴山」（石田語），暗喻畫家功夫與其來自有的豐富，都不限於視覺觀感而已；至於建築的飛簷接天、蓮座重地；音樂的撥動三弦，血脈暢流，以及其他的藝術表現，都是意象百態、心思萬千的境界，有種言有盡意無限的悠遠。如此空間造境，事實上是心理性透過視覺性交集的結果。

　　有空間就有距離感，有距離就有點線面與色彩的存在，除了心理與意識的嵌彩外，視覺最具直接的辨識能力，對於其所構成的各種形式機能，在完型心理的意義上，都有一定性的使命。例如二條平行線，由近至遠的排列時，是近寬遠窄的狀況，以相同的組合，以幅射狀並列一處時，其視感的複雜性就不可言喻了。再以比例的形式來說，人類除習慣性的認知外，最主要的是生理上的極限與功能展現，比如說，人體的比例，究竟要有多少條件才是最入時人眼，我們常說外國人（白種人）的比例較為勻稱，這個勻稱是如何界定的，是身體與手足的比例呢？還是三圍的適當？實在不一而足。選美場合上，有人很強調胸圍、有人則注重腰圍見稱或是其他，但若只有某一圍是合乎標準的，其他則不成比例，又如何能入選呢？因為人體的高矮與體重及比例的適當，都直接影響到美感的外在觸覺。外國人因腿部修長，剛好符合黃金分割率的標準，因而說他們很美。當然，這種現象除了比例與生理性的洽當外，還有一些不同族類的新鮮感作用。

　　至於其他美感形式的生理作用，在心理與習俗價值的認定下，它是一種秩序、一項規律，也是人與自然交融的物象，儘管古人有所謂的「得意忘象」的內在情愫，但「象」之於實相，並非憑空想像的。例如對稱之於人的雙耳、雙眼，之於人之雙足等，若缺之一邊，豈不失去平衡？或有傾倒的可能，這項實例很多，包括動物中的形象，也包括植物中的紋理。對稱屬於自造的形式，而應用於美感素材時，它的存在作為「直覺」的認知活動，它不在概念的範疇裡，而是在穩定視覺中的意象。好比在美術中的畫境、或建築中的廊柱，無關景物的多寡，卻有很多相依對稱的閣置品，那一份需要，產生於視覺的觀感。

　　視覺作品，藝術形式除了比例、對稱外，還有很多明確的實例。例如看到塔層、登高石階、或大樓樓梯，是漸層的秩序，具有前進與一看究竟的心情，它引導視覺意象的美感；又如對比形式，不論是色彩的對比，還是物象質量的對比，它的機能，調適單一不變的形態，前者說是「萬綠叢中一點紅」、或為「濛濛細雨見燈黃」的補色美感，在文學、美術品中，常被反覆應用。說到反覆除了動作的機能外，音樂的曲調，可能是最具代表了，尤其主調已點燃主題意念，不論在和曲上有多少個轉折，回歸主曲的迴蕩，常是音樂藝術的技巧之一。

　　任何一項藝術形成，具有人為的安置與排列，才能表現出它的美感。我們見到古城邑時，櫛比相鄰的街道，殘垣破瓦，鮮苔裹身，但仍然可感受到它的時空之美，看到青山綠水、水田漠漠，也深感大地自在；而在諸多的人群中，仍然可分辨男女身分等等，這不只是一種行為反射，更是一項視覺感受。這些現象都可在理性與感性之間，有適度的調節，好比音樂上的節奏，可分辨出它的緊縮時空裏，正可展現出鬆散的慢拍，或在激情中吶喊，或在慢曲上悠游，這種既對比又統一的節奏形式，更可應用在美術品創作上，以書法為例，它在書寫的輕重緩急，是很符合節拍與音樂曲調的形式，尤其是行書與草書，它給予我們的視覺美感，不正是與心共感、與視覺牽動行為嗎？

　　任何一項美感形式，都具有理性與感性部分，換言之，理性分析它的客觀事實，感性融入它的主觀意識，我們可以在各類型的藝術品，體悟出美的形式，也可以生活在美的形式中，但可感可知所包含的意義，還是來自「知識」領域，正是西方美學家萊不尼玆（Leibniz）所說的知識包括了理性與感性兩種。但有三項不同的成份：其一理性知識的對象是普遍、抽象的概念，而感性認識的對象是特殊、具體的個別物；其二理性的知識是比較高層次的，感性的知識是比較原始的；其三理性的知識是清楚與明白的，感性的知識雖可清楚，但卻不是明白的。基於二者的交互運用，往往可促發人性的不一致判斷，因而在美感觸覺就可為廣泛了。

　　本文僅在其中美的形式稍多講述，而與之相輔相成的美的內容，則在後講時間再述。然在形式的繁複變化中，審美經驗者的認識與偏向，實在不易歸類言美，僅能以藝術創作時，較為普遍與可分析的類別為例，或能在美感觸覺主題談論，收觸類旁通之效。玆以繪畫品與書法為例，分述如后。

　　繪畫是美術創作品很普遍也受歡迎的藝術，它是一種空間美與時間美相結合的藝術。通常是創作者的內在世界所引發的外在形式展現，其創作動機應用了形式與技法時，才能讓觀賞者窺伺他的心情。現就一張繪畫來談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它的畫幅有多大，次為它以何種素材創作，包括用水彩、油彩、或是水墨，其中顏色的主調如何，是寫實的或抽象的、是風景畫、靜物畫、或人物畫，是現代性的還是歷史性的等等外在要素，然後才能再深究作者的技巧表現與表現的內容，當然我們還要了解作者的背景，包括他所處的時代、環境、以及他的個性，才能真正觀賞他的創作。這項美感觸覺，就不是單純的美的形式分析，而是全人格的藝術表現。

　　然而人格如畫格，基本上，繪畫的表現，其技巧的應用，多少透露出作者的主張，因此畫面的處理，亦可看出作者的才情與美感觸覺。我們看到梵谷的畫，原生性的對比色彩，以及顫抖的大地，是他詮釋生命的主張；而如洪瑞麟的礦工系列，那份古樸與素節的線條，已細訴著他的心境；水墨畫亦然，雖然有人以為它是象徵與自然主義的綜合藝術，但儘管都在描寫四君子畫，由於著力點與節奏、韻律取決於心的起伏，各人都有不同的形式表現，如溥心畬的秀雅詩情，與張大千的渾厚自在，是各有形式的符號的，至於水墨畫的意境表現，一部分如宗炳在畫山水序中說：「身所盤桓，目所綢繆。以形寫形，以色貌色」是置身於畫中的寫照，不分景物，不分物我，沆瀸一氣，另一部分則有所選擇，「海闊從魚躍，天空任鳥飛」，它是形象的對照，也是素材的選擇應用。

　　藝術形式乃為可視覺，可觸覺的具體事物，具有理性的知覺，也具有感性的視覺承受，美感便來自這些知覺後的感覺，才能在自我歸類與融化中得到經驗的累積，譬如說羅丹的雕塑品，如何知道他的藝術美感，便要有如反芻似的回溯原始，它可能是人體節奏起伏，有強弱與鬆緊的規律，壓縮在每一部位的造型上，不論它描寫男性或女性，人類生命的定義，在羅丹的美感觸覺上停格。再說如東方的山水畫，若只是風景的複製，則就無所謂畫法畫技了，而其技巧歸類也就不易存在。當藝術創作者在且遊且畫的寫生中，必然是知感的尋覓與選擇，才能掌握到創作對象的真實，於是構圖、筆墨、設色與調子，都得符合美感形式，否則縱有千里江河，亦無從歸於咫尺。它的造境所引發的造型布局，在美感的條件上，是很受用的形、色的組合，與人性所共感的符號

　　我們欣賞一張水彩畫的美感也是一樣的，它的道理不外乎是作者的借景抒情，或以景寫意，或為廣闊山林、或是寫真小品，大都在「景」與「境」之間作業，務使創作的「景」能夠表現出「境」的理想，即如山水畫有所謂的三遠法：「自山下而仰山嶺，謂之高遠。自山前而窺山後，謂之深遠。自近山而望遠山，謂之平遠」(林泉高致)的布局，無非是藝術呈現的形式應用。當一張好的創作品出現時，除了內容的豐富外，表彰畫境的就是這些技巧與形式了。通常看到一張有深度的畫作，必然在層次上有所表現，在調子的統一上也能集中視覺焦點，乃至於色彩、虛實、節奏與協調，都能恰到好處，都能使欣賞者與創作者心境相契，繪畫的美感從此生矣！

　　不論那一類型的藝術，其觸覺點，大致來向形式的展現，音樂有形式，建築有造型、文學有造境、舞蹈有節奏與旋律、雕塑有視覺與觸覺感、電影有情境、戲劇有情節等等，它來自人類的生活需要，也來自社會意識的傳承。它可能是單純的一瓣花絮，或繁複如阿拉伯圖案的連續，或具象、或抽象，在這種實景與虛境之間，取得了大眾的共鳴，並作為互傳訊息與情思的符號時，那一類的藝術表達，多少都透露幾分美感觸覺。

　　「夜月一簾幽夢，春風十里柔情」是景也是境，是視覺也是感覺；「花影吹笙，滿地淡黃月」的情景，是否在知覺後也有另一種時空共感呢？文藝之所貴者，謂有記憶的情感。記憶在各項形式中，花有形有色、地有近有遠、月有圓有缺、人有情有感。美感經驗，來自實證，也來自學習。

　　因此，美感觸覺無處不在，在生活之中，只要稍加留意，不論是風景形色，或是人情過往，處處皆美感，何止在藝術中的繪畫、文學、建築、音樂或其他造型形式，更豐盛的美感觸覺，是現實的，也是實在、可知可感的，即如「念去去、千里煙波，暮靄沉沉楚天闊」了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